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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月 8日，“天下华人，同心筑梦”公益晚会在北京工人体
育馆举行，本次公益晚会由海外爱国华人华侨发起，美国慈亲
基金会、香港 UBG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主办，善款
用于支持中国孤残儿童的救助和康复事业。 这样一个晚会，
汇聚了众多明星， 他们将目光聚焦了一个特殊群体———孤
残儿童。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女童保护、事实孤儿……但是孤残儿
童，这个话题在搜索引擎上呈现出来的页面看上去着实有点辛
酸：新闻少、研究少、关注少。孤儿 +残疾，这样一个略小众的群
体，他们或许并不是社会热点所在，康复和治愈的困境让他们
看起来没有那么讨喜。

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样一组数据：
中国目前有约 70 万孤儿和约 820 万残疾儿童，在孤儿

群体中，很大比例都因身患残疾未能得到有效康复和治疗，
而被亲人遗弃成为孤残儿童。

我国大约有 52.6 万孤残儿童， 但实际上只有约 9.4 万
接受了社会服务，如官办福利机构、社会组织，其余 43.2 万
都在社会散居。

目前国内，留在福利院的孩子中残疾儿童占到 90%甚
至更高。 0-6 岁是残疾人最佳康复期，如果这一时段的残疾
儿童未能得到持续有效的救助， 其最终康复的可能性将大
大降低。

公益组织和社会资源如何能为孤残儿童做更多？《公益
时报》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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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残儿童：不要等出事儿才去关注他们

� � 其实我的第一职业是护士，从
毕业的第一天开始就是在儿科。 后
来， 到了这间美国慈亲基金会合办
的天津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 从事
专门的孤残儿童康复工作 12年了。

最初到这里，我一直认为就是
一个简单的工作调动， 但当我第一
次看到这些孩子身体高度残疾，我
就觉得这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份
工作。我们这里的孩子，最初只是脑
瘫孩子，后来有了先天畸形的孩子、
视障的孩子、肢残的孩子……我想
讲的故事， 都是发生在这些孩子身
上的小事儿。

第一个故事，是侃侃第一次上
学的故事。

侃侃，他是一个肢体残疾的孩
子， 有唇腭裂， 经过手术他慢慢康
复，只是四肢不能弯曲，但是他是个
性格阳光的好孩子，经过福利院的系
统培训后可以正常走进学校学习了。
那是 2011年，我说：“侃侃，你能上学
了。”侃侃像我们这里所有孩子一样，
对学校充满向往，听到我这样说他很
兴奋、很开心。

我把他送到学校门口，站在门
口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进学校。 开始
时候，侃侃是昂首挺胸地往里走，走
着走着，他的头越来越低，当所有的
眼光都投向他的时候， 侃侃的头恨
不得埋进地里。

第一天回来，侃侃没话了，也不
太爱笑了，我问他上学开不开心他也
不想说。 然后我们就跟学校沟通，老
师们说， 其实并不是同学们歧视他，
因为他的特殊， 这些孩子在关注他、
对他好奇，但这就是一种压力。

我跟侃侃讲，每个人都不是完美
的，都有很多残疾，有些是肢体残疾，
有些是心灵残疾， 虽然你的肢体有
残疾，但是心灵可以是完美的，我们

可以通过努力让自己更优秀、更好。
转眼到了冬天，学校为了保暖

安了一个棉门帘。 那天我送侃侃进
教室，有两个走在他前面的小朋友，
一边一个人，把门帘撩开了等着他。
我就告诉他：“你看到吗？ 他们真的
是很关注你、关心你，希望跟你做朋
友。

现在，侃侃已经四年级了，笑容
和阳光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另一个故事，关于大哲。
大哲刚来的时候，就是脊髓脊

膜手术以后引起的下肢瘫痪。 他来
的时候刚两岁，这 14 年里，我们每
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停止过任何能
帮他康复的机会， 即便康复费用在
儿童福利院来说是最大的，几万、几
十万。大哲有两个愿望，上学和站起
来。上学已经没问题了，作为一个下
肢瘫痪的孩子，站起来难度很大。

终于在去年，在国家康复医院
给他安装了肢具， 经过一段相当艰
难的锻炼和康复他能够实现站起
来，推着步行器往前走。为什么说他
是我的骄傲呢？ 因为他在这里生活
了十几年，智力正常，爱唱歌、学习

好，还能照顾别人。
他推着步行器站起来的一瞬

间，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
他说：“陈妈妈，我站起来了！我站起
来了！ ”就这样两句，反复说，反复
说，最后，大哲说：“陈妈妈，等我回
福利院。 ” 我说：“哎， 我在门口等
你。”后来，工作人员跟我说，大哲坚
持要在车上就把所有的肢具戴上，
坚决不再坐轮椅下车。 他说：“我要
走下来， 我要让陈妈妈看我第一眼
就是我能走了。 ”

真的， 我看到孩子那种喜悦的
时候，我已经没法用语言去表达我当
时的那种成就感也好， 那种满足也
好。 我们福利院里的每个人，都因为
这样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而默默地努
力一天、一个月、一年，不放弃希望。

我觉得这些孩子的需求，远远
不只是养护、医疗、康复、教育、职业
技能培训这么简单，这些我们能给，
别的机构也能给， 他们要的是一种
陪伴，是心灵上的东西，这是一种信
念，让孩子们有一个信念，更是让我
的员工有一个信念，你付出了，就一
定会有回报。

� � 《公益时报》：我们国家领
养情况是怎么样？孤残孩子能
回归正常家庭吗？

高玉荣： 现在的事实是，
国内的收养人基本上都希望
要个正常的孩子。所以很多福
利院都在排队，排不上，因为
绝大部分都是残疾孩子。比如
2014 年国内的收养领养有一
万九千多名孩子，基本都是正
常的孩子，但是国际收养领养
有两千多， 大多是轻残的孩
子，比如唇腭裂、心脏病、白化
病等，国外都收养。收养完后，
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给孩子们
做手术，这孩子就可以像他们
家人一样， 进入他们的家庭。
实际上，国际上也是认为家庭
才是孩子最好的生存环境。

《公益时报》：为什么国际
领养人反而不介意轻残或残
疾儿童呢？ 深层原因是什么？

高玉荣：其实并不是国外
人就愿意收养孤残孩子，我们
不愿意。实际上，欧美发达国家
的所有税收制度、法律法规、医
疗保障和生活无障碍环境，对
收养人都是很好的一种优惠，
比如最实际的， 收养孩子家庭
就减少相应税收。可以说，他们
的制度与慈善是匹配的， 我们
国家能做到企业捐赠免税，个
人激励政策还覆盖不到。

《公益时报》： 我们国家
50 多万孤残儿童， 但实际上
只有不到 10 万接受服务 ，那
40 多万去哪了？

高玉荣： 在社会散居，咱
们国家本身就有一个文化氛

围， 孩子是家庭的， 叔叔、婶
婶、姑姑这些亲戚能帮着养育
就帮。在 2009 年以前，对于社
会散居的孤儿、残疾孩子政府
是没有一点投入的，完全是家
庭和社会。

2009 年年底， 那时候还
在民政部， 我们就想算算，到
底一个小孩生活下来需要多
少钱？ 平均下来最低标准是
600 块钱。 所以经过建议和论
证，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个现金
补贴计划。 要知道最早的时
候，各省的福利机构都是属地
管理，2009 年以后国家统一
出钱，在福利机构的最低标准
补贴 1000 块钱， 在社会散居
的孤儿，最低的每个补贴 600
块钱。

《公益时报》：这种补贴够
精确吗？

高玉荣：现在的数字是很
准确的， 发补贴的钱给谁了，
都是要有身份证号、 名字、家
庭地址还是福利院、 谁接手
的。

《公益时报》：近年来我们
国家孤残儿童数量趋势是怎
样的？

高玉荣： 是增多的趋势，
你可能会很奇怪，各方面的发
展都是良好的为什么是增加。
这个是整体趋势， 农村增加更
明显。 一个就是绝对数量的增
加，第二是相对数量增加，什么
叫相对数量？ 就是说以前不知
道，以前没有纳入我们的视野，
隐藏的太多了， 现在随着我们
更重视，他们的数量更清楚。

（下转 14版）

故事 天津武清区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院长陈美文：

关于两个孩子可能微不足道的故事
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主任高玉荣：
我国缺乏孤残儿童领养的支持政策

天津和平之君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在进行文艺演出

� � 球星林书豪在晚会现场呼吁大家为孤残儿童捐款，他分享说，成为球星后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内心的痛苦
促使他重新思考对成功的定义。 他发现追求成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一个目标实现了，又要再去实现下个
一个目标，这样下去根本不能让内心得到满足和感受到快乐。 最后，他把焦点转移到爱的方面，快乐可以来自
对周围人更多的付出爱。


